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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扬：种子的意义

钟扬，生前系复旦大学党委委员、研究生
院院长、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
央组织部第六、七、八批援藏干部，教育部长
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
得者，长期从事植物学、生物信息学研究和教
学工作，取得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2017年9月25日，钟扬同志在去内蒙古城
川民族干部学院为民族地区干部讲课的出差
途中遭遇车祸，不幸逝世，年仅53岁。

2018年3月29日，中央宣传部追授钟扬
“时代楷模”称号。

世界屋脊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对全
世界的生物学家都充满吸引力，但是艰
苦的条件和难以到达的地域特征也让
这块宝地的科研长期处在一个相对滞
后的状态。西藏独有的植物资源一直未
获足够重视，物种数量被严重低估，即
使在全世界最大的种子资源库中，也缺
少西藏地区植物的影子。为国家打造生
态屏障，建立起青藏高原特有植物的

“基因库”，这不仅是应对当下科研工作
的需要，也是这一代生物学家留给未来
的一份礼物。从2001年起，钟扬每年在
西藏进行野外科学考察，开展基于基因
组信息的生物多样性与分子进化研究，
在16年里，他带着学生走遍藏北高原和
藏南谷地，多次深入阿里无人区和雅鲁
藏布江流域，收集了一千余个物种，四
千多个标本，四千多万颗种子，占到西
藏物种总数的五分之一。

“采种子既不可能产生高影响因子
的论文，做标本也无法作为学术成果去
报，有时候连学生都有怨言，采集种子很
累，费时间，非常辛苦，靠采集种子也出
不了文章毕不了业。但是钟老师在尖端
的科研工作之余，还一直亲力亲为，坚持
做这些踏踏实实的最基础性的工作，因
为这些工作跟国家的需要有关。”拉琼
说，他和德吉至今还记得钟扬多次带他
们野外采集的音容。在高原多年，17种高
原反应，钟扬一个不落地全部出现过，但
是他从来不说，永远是“我没事”，然后把
氧气袋让给比他更年轻的学生。

德吉是在钟扬的感召下决心报考
博士的，见到钟老师的时候，她初为人
母，在藏区女孩子里面已经算是高学历
了。钟扬问她想不想继续考博士，她当
场就愣住了，在此之前，她从未动过这
个念头。

在钟扬眼里，藏族学生所起的作
用，是其他人所达不到的。因为藏族学
生，无论在哪里学习、深造，大多数都将
回到西藏。他们必将成为科学研究中靠
得住、留得下、用得上的生力军。因此，
他每年都要问理学院推荐免试研究生
的学生当中，有没有藏族学生，鼓励这
些学生来读他的研究生。

最初来到西藏，作为科学家的钟扬
只是单纯地对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样性
产生了兴趣，“但是在科研的过程中，他
发现，西藏这个地方人才太缺少，这么
丰富的研究资源，没有人去研究。”援藏
16年，钟扬培养了六名博士、八名硕士，
并帮助藏大建立了植物学研究“地方
队”，在进化生物学领域形成了与日本、
欧美三足鼎立的格局，西藏大学也拿到
了第一个生物学自然科学基金。

在学生和同事们眼中，钟老师待人
慷慨，但是自奉甚为简薄。对钟扬来说，
吃穿用住，皆为琐事。“大多数人都用上
智能手机了，他仍旧用着一款诺基亚的
直板的老式机。我们都说你换一下吧，
那个直板机没有微信。他都说，只要能
够通话就行，可以了，够用了。”

西藏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徐宝慧
说，只有一次，钟扬很得意地指着自己
身上的新衣服问他好不好，那是他的小
儿子花了120元压岁钱，在上海的五角
场替爸爸买的。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几
件洗得褪了色的衣服来回穿，脚上是一
双已经磨平了鞋底的运动鞋。唯一的一
套西装挂在办公室里，方便参加重要会
议的时候可以随时换上。

他也喜欢穿藏袍，穿上藏袍，戴上藏
帽，脸在高原上晒得发黑发红，他很像一
个真正的藏民。毡帽是学生扎西次仁给
他买的。钟扬很喜欢听藏族学生讲这些
藏区的习俗典故，尤其感叹藏人对死生
的豁达，他甚至让小儿子在上海的西藏
班读书，学习藏语，希望有一天儿子能继
承他的事业，继承他对高原土地的热诚。

忙碌的科研教学之余，钟扬以巨
大的热情投入大众科普教育事业，先
后出版了《基因计算》等科普著作三
部、《大流感》等科普译著六部，录制了

“植物家族历险记”、“种子方舟”等科
普教育节目。

作为上海科技馆学术委员会成员，
钟扬为之义务服务了17年，先后参与上
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上海科技馆的
分馆）的筹建，并承担了科技馆英文图
文翻译和自博馆近500块中英文图文的
编写工作。无论有多忙，他几乎都有求
必应。据自博馆教育部门负责人顾洁燕
介绍，“他做我们学术委员会专家，我们
的项目评审有时安排在上午，前一天晚
上他可能刚从西藏回来，据说在机场凌
晨两三点飞机才到，然后第二天早上9
点拖着拉杆箱风尘仆仆地准时出现在
我们的会议室里，对于科普工作的支
持，他真是无所不在。”

对于自博馆的标本征集，钟扬亦贡
献良多。顾洁燕回忆：“之前博物馆知
道他在西藏做研究，一直托他帮忙采
集温泉蛇，没想到2011年圣诞节前夕，
钟老师真的采集到了。为了安全保存、
顺利运送温泉蛇，他还特意写邮件来
询问对温泉蛇标本制作的要求，了解
动物标本运输过程的保存方法。次年4
月，钟老师历经艰辛征集到的温泉蛇
终于运抵上海。”

在钟扬的帮助下，自博馆后来又成
功征集到八个高山蛙标本。馆内工作人
员常互相调侃，有困难就找钟老师，他
都能解决，即使自己解决不了，他也会
帮忙联系合适的人或机构。

他给孩子们录制科普音频节目，就
因为自己的湘音普通话不够完美，一条
十分钟的音频，他却较真地前后录了四
五个小时。有人问钟扬，“你堂堂一个大
教授，干嘛花这么多时间来给小朋友科
普？”钟扬却回答，“科学知识、科学精神
和科学思维是要从小培养的，现在让他
们多一点兴趣，说不定今后就多出几个
科学家。”

“100年以后，我肯定不在这个世界上
了，但是我们的种子还在，它会告诉我们
后代今天有关生命的故事。”

1979年，15岁的钟扬考入中科大少年
班，很早就实现了他的大学梦。从无线电
专业毕业后，钟扬进入中科院武汉植物所
工作，开始从事植物学研究。学生及好友、
上海科技馆自然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云飞
回忆：“因为钟老师本科学电子，去北京植
物所时，那边植物学专家开他玩笑，这是什
么？那是什么？作为一个无线电毕业生，他
什么都不知道。结果，他拿着植物志和检索
表，一种植物一种植物地认，一年以后去植
物所，他说的植物名全是拉丁语，他按分类
学的标准要求自己，最后比受过正规分类
学教育的人还正规。”

“像狗一样灵敏的嗅觉，把握前沿；像
兔子一样迅速，立即行动；像猪一样放松
的心态，不怕失败；像牛一样的勤劳，坚持
不懈。”这是钟扬自己定义的“新四不像”
精神，他曾以自己的经历劝勉后辈，做科
研要立定心志、肯下苦功夫。

在武汉植物所工作的15年间，钟扬不
断把数量分类学、生物信息学等国际最新
的科研方法引入中国，他传播的科学技术
信息对我国植物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
动作用。在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的赵斌眼
中，钟扬的思维非常超前。“在植物所工作
时，他曾出国交流了一段时间，回国后兴奋
地向我介绍他在美国新接触的生物信息
学，还说要写本相关教材。他来复旦一年

后，《简明生物信息学》就出版了。该学科当
时在国际上也刚刚起步，全球还没有一本
成体系的教材。”

“作为植物学家，我们经常在讲，一个
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
福万千苍生。”这是钟扬“一席”演讲的开
篇，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可能是
这一理想的真正践行者，不仅收集植物种
子，也在播撒人才的种子。

2000年5月，钟扬放弃了武汉植物所副
所长的职位，选择到复旦做一名普通教
授。当年邀请他的陈家宽教授至今清楚记
得，“我明确跟他讲，你在武汉是副局级干
部，父母又在武汉，你下决心跟我来吗？他
毅然回答：我绝不后悔。”

对于钟扬的选择，妻子张晓艳全力支
持。“当时他虽30刚出头，但在武汉已是副
所长，往后前景也是看得见的。但他一直
有个教师梦，常开玩笑说，自己在妈妈肚
子里就注定要成为老师，因为出生前一小
时，他妈妈还在给学生上课。那晚回家他
很激动，觉得自己这个梦想终于要实现
了，毫不犹豫就接受了来复旦的邀请。”

为了熟悉每个学生的特点，他会跟不
同学生吃午饭，那些基础薄弱、研究没方
向的学生，他最后都会收到自己名下，一
个个谈心、指导，这些学生后来都能顺利
毕业。曾有一名患有肌肉萎缩症的学生被
多所院校拒绝，钟扬鼓励他报考自己的研
究生，最终这名学生以优异成绩毕业，成
为了中科院的科研人员。

因为科考工作的需要，钟扬常年奔波在
路上，多年来，家人无时无刻不为他提心吊胆。

“从高原到平原的不停切换，伴随的是
17种高原反应和醉氧，这些都需要极强的
意志力来克服。他的心脏跳动已经到了临
界值，对身体伤害很大，我们也一直跟他
说，必须要考虑健康问题。他说我知道，我
想让西藏的事业有个可持续的发展，那时
候我会考虑留在内地帮助西藏。”钟扬的妻
子张晓艳说。

2015年脑溢血后，张晓艳说，几乎所有
人都认为经过这次大病，钟扬会放慢工作
脚步，但后来，他不仅没有放慢，反而变本

加厉地透支自己的生命。“他说有一种紧迫
感，希望老天再给他十年，让他把这个人才
梯队真正带起来。”

张晓艳心里有个巨大遗憾，家中的“全
家福”已是12年前的了。一年前，在儿子多
次恳求下，钟扬终于答应挤出时间陪全家
一起旅游，多拍点全家福，但临到出发前，
他又因为工作安排缺席了。

2017年9月9日是钟扬两个孩子的15岁
生日，他曾和张晓艳立下“分工”约定，自己
工作太忙，也不擅长带孩子，孩子15岁前由
妻子带管，15岁后交由他来教育，但这场飞
来横祸让他无法践诺。

“《播种未来》，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下
没什么收获嘛，所以我们只好播种未来。”
钟扬曾风趣地调侃自己那部获奖短片。

这部名为《播种未来》的微电影记录了
钟扬浪漫而艰辛的工作，钟扬还亲自为这
部缺乏制作经费的五分钟微电影配了音。

在南蓬的印象中，钟扬是个思维非常
活跃、超前的人，他总是迸出些别人想不
到的念头。“比如他超前意识到，随着全球
气候变暖，许多植物也会随着温度上升出
现北移。随即想到，长在南方的红树是不
是也可以在上海生长？当时学界都认为钟
老师太异想天开了。”

然而，钟扬播种未来的“红树林之梦”
真的在生长了。在上海浦东临港南汇东滩
一片十多亩的湿地上，种植着钟扬精心培
植的红树苗。

这片红树，最早一批是十多年前种下
的，最高的树苗已有两米多了。潮起潮落
间，它们的呼吸涵养着这片海域，起到防
浪护坡、净化水质的作用。

“这些小苗至少要50年后才能长大，长
成红树林则需要上百年甚至更久。这是为
50年后的上海准备的礼物，也是为我们的
子孙准备的礼物。”两年前的冬天，钟扬曾
向不少记者朋友介绍他的“红树林之梦”。

先锋者和基因库

高原之子

少年大学生的教育梦

缺席的“全家福”

红树林，送给未来的礼物

科普义工大明星

在所有人眼中，钟扬都是一个跟时
间赛跑的人，他每天只睡三个小时，常
说能睡四个小时就是一种奢侈。时间
对他来说，总是紧张的，他每天列出一
张长长的清单。每天要做什么事情，做
完一件，划去一条，做不完的，再誊到
第二天的清单上。学生们经常收到老
师对他们科研工作的书面回复的修改
意见，这些电子邮件通常都是半夜里
发出的。在他中风后，负责陪床的学生
也常常凌晨3点被他设定的提醒自己
睡觉的闹钟惊醒。

“任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但我
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
之路延续，而我们采集的种子也会在几
百年后的某一天生根发芽。到那时，不
知会完成多少人的梦想。”

钟扬去世之后，他的这些学生才深
刻地意识到，原来自己就是老师采集并
留存下来的种子。已经成为西藏大学理
学院教授的拉琼承担起了兴建生物学
实验室、继续教学与科研的重担，他的
师妹、另一位钟扬老师的博士生德吉老
师也加入了这个队伍。

据《南方人物周刊》

种子和时间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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